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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中樂園」是台灣國民黨時代不光彩的一
頁，歷來沒有甚麼文字見報，民間也不講，連歷
史資料大王李敖也只寫過一篇短文而已。李敖該
篇文章強調，那些女人大部分並非自願。在生活
艱苦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怎會有女人自願去當
妓女，更不要說去當軍妓，因為太凄慘了。
紐承澤把該頁秘史拍成電影《軍中樂園》，獻

給他的父親。據說當時金門有十萬軍人，砲彈隨
時落在身旁（1958年8月到10月44天內，落下
47萬餘枚砲彈），人人性命難保，他們要性發洩
的話，究竟要多少妓女才足夠解決這麼多軍人的
需要？數目有限的姑娘，相信要淪為四腳動物，
才能服侍那麼多阿兵哥。紐承澤不拍出人間地獄
景象，可以理解，如實反映，也只是在她們的傷
口上再灑鹽。

現在影片裡的姑娘，都好眉好貌，相當端正，
還由賣座女星陳意涵掛頭牌。片中有寫到這些姑
娘來歷複雜，各有故事，包括戲中第二女主角
（萬茜飾演），是殺夫女犯人，來軍中服務，可
以減刑。
影片開宗明義說，軍中樂園這個怪胎是時代的

產品，大家無奈於它的出現和存在，惟有隻眼開
隻眼閉。紐承澤不批評它，也沒有剝削它，而以
「河蟹」手法，描寫眾姑娘是「快樂的小雞」，
這可以讓多數人接受。此片循例有觀眾愛看的感
傷劇情，而採取的招數便是山東老軍人思鄉懷念
母親。賴聲川與王偉忠的《寶島一村》讓萬千觀
眾看到熱淚盈眶，已證明被國民黨拉夫的老兵想
念內地親人，是強力的催淚彈。片中陳建斌演柔
情的山東硬漢，打動不少淚腺發達的觀眾。

軍中樂園由1950年開始，止於1990
年，那時民進黨當政，台灣軍妓隨之走
進博物館，2010年11月12日，金門國
家公園內的「特約茶室展示館」開幕。
《軍中樂園》是揭露國民黨政府黑暗
一頁的電影，無論如何，具歷史意義，
值得支持。可是這部電影並沒有入圍角
逐今年金馬獎最佳電影，金馬獎評審每
年都被轟，已成慣例，然而今回我也要
加入發聲，此片連入圍角逐的資格都沒
有，實在離譜。
最後一提，今天金門旅遊業很興旺，
名符其實是發戰爭財，而軍中樂園博物
館成觀光點，也是異數。

《星際啟示錄》被譽為神作，專業的介紹和評
論多的是，既然如此，不妨更大膽假設，視《星
際啟示錄》為《潛行凶間》的延續篇，看看導演
Christopher Nolan如何向前再跨一步。
記得四年前《潛行凶間》將時間和空間搓圓壓
扁，令人歎為觀止。《星際啟示錄》明顯野心更
大，從大腦走到太空，從虛構走進現實。限制愈
大，衝破限制之後的震撼自然愈大。先說時間，
《潛行凶間》隨夢境的層次，將時間拉長，這種
設置或多或少出於虛構。《星際啟示錄》將背景
設於太空邊緣，透過相對論，將「山中方一日，
人間已千年」的時間設置變成真實。導演一方面
利用這種時差，鋪排女主角判斷錯誤所導致的意
外；另一方面透過主角親人的留言視訊，將二十
三年的時間濃縮，令我們明白時間才是人類逃亡
最大的障礙。與前作相比，《星際啟示錄》的時
間設置不僅因其科學理論基礎而更為合理，更能
配合故事，道出人類跨入太空的困境，而非一種
純粹的敘述把戲。
再說空間，《潛行凶間》的夢中夢中夢中夢，
有如俄羅斯套盒娃娃，一層套一層。夢境的空間
固然可以任意塑造，《星際啟示錄》卻不甘於現
實的物理限制，試圖闖入四維甚至五維空間。將
三維立體空間加入時間，便形成四維空間。至於
五維空間又是甚麼呢？即是將四維空間捲起對
摺，有如戲中科學家將紙張捲起，解釋如何在三
次元空間將二次元的點連接。現實難以呈現如此
抽象的概念，反而為導演留下想像和創作的空
間。電影以不斷疊高的方塊展示主角女兒在不同
時間點上的書房，形成五維空間。這不禁令人想
起《潛行凶間》中最底層的夢境Limbo，同樣挑戰
極限，同樣虛無縹緲。在這個扭曲的空間之中，

女主角與空間「握手」本來已經別具象徵意義。
誰不知到了故事結尾，再來一次神來之筆。與她
握手的正是處於五維空間中的男主角，有如人類
與外星人的「第三類接觸」，甚具進化意味。電
影巧妙地以手錶作為主角在五維空間中聯絡女兒
的工具。手錶本是時間的象徵，一隻不再運行的
手錶，有如將時間排除在外。主角在五維空間利
用重力擺動秒針，發送摩斯密碼，意味只有重力
能夠超越時間和空間，連接過去與未來。
筆者與絕大部分的觀眾一樣，無法讀懂電影中

的科學理論，因此無法判斷電影情節有多符合現
實。但既然電影是一種藝術，科幻不過是一種手
段，那就不應過分執着於真假，只要問問自己信
不信。看《星際啟示錄》，我信了。
當年《潛行凶間》已屬上佳之作，珠玉在前，
本來難以超越，但看過《星際啟示錄》，反而覺
得《潛行凶間》不過是一次試寫，為潛行太空之
間鋪路。Christopher Nolan和Jonathan Nolan兩兄
弟的野心之大，令人期待《星際啟示錄》也不過
是另一次試寫，為再次挑戰時空的界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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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鄺文峯

文：張錦滿
《星際啟示錄》
從《潛行凶間》到潛行太空之間

國民黨不光彩一頁

欠缺曝光渠道
鮮浪潮於2005年成立，多年來擔當新人培育、文化
交流的角色，也是學生習作、獨立電影這類邊緣電影的
曝光渠道。與舉辦多年的ifva一樣，每年主辦方均會收
到來自五湖四海的短片作品，是展現一己所長、自身風
格的一個平台。平台雖在，但也僅限於小圈子內，每年
短短十多天的放映，來捧場的大多是參加者自身的親戚
朋友，場場爆滿，然而放映過後作品很快便被遺忘。家
明說，這是大環境的問題，「鮮浪潮這幾年都差不多，
看不見很大的進步，因為大環境沒有甚麼變化，即使參
加了鮮浪潮，除了在鮮浪潮期間放映外，沒有人知道這
些影片的存在。」鮮浪潮過後，會出DVD，亦會在一
些學校裡放映，但接觸觀眾的渠道非常有限，效果可想
而知。
「放映學生作品很重要，所有藝術都講distribution，
寫書希望可以出版，寫Blog希望有人看見，拍電影自然
希望有票房，所以發行是非常重要的事。」即使作品很
好，沒有渠道放映的話，一切也是空談。一般發展成熟
的城市都有art cinema、art theater放映藝術電影及學生
習作，這些影院可能規模很小、很私人，但可塑性高，
能提供另類選擇給觀眾。「香港的戲院都由商業機構去
營運，不同於紐約，會有一些小戲院做自己的生意，他
們不需像香港般要滿足地價舖租，可以放映一些小型、
獨立口味的題材。其實很失禮，香港曾幾何時是世界第
三大的電影輸出地，卻缺乏這種戲院，非常可惜。」家
明指，學生習作上院線並非不可能，「一部片可能只有
三十分鐘，但如果三部好片放在一起可否上首輪院線？
從來沒有人問過這件事，亦沒有人嘗試去做。」
另外，香港亦不像其他城市般，有一條社區頻道播放
獨立電影。「社區頻道一般做一些不能賺錢的題材，比
如像獨立電影、學生習作等，但香港連一條放映獨立電
影或學生習作的社區頻道都沒有，學生除了參加影展、
首輪公映、出DVD、局部學校放映外，觀眾人口很難
擴大。」

基礎不夠扎實
大環境影響創作生態，尤其在看完本地習作再看海外
作品時，便發現無論是內容還是技術，都相距甚遠。家

明對於這種高下立見的優劣深感
無奈，「題材的深度、對人性的
剖析、故事的吸引程度等方面都
不如海外參加者，一些鮮浪潮電
影有時更會陳腔濫調，很多時只
拍理想、熱血、後生仔的故事，
沒有新的角度去述說，出來後顯
得平平無奇。」技術方面更明
顯，比如同樣拍一場對話的場
景，香港一些學生習作經常出現
一些很礙眼的畫面，剪接也不太
流暢。以上屆「鮮浪潮大獎」得獎者嚴尚民獲資助拍的
最新短片《獨家報導》為例，故事改編自幾年前亞視誤
播國家領導人逝世的新聞，講述新聞從業員受環境限制
的無奈境況。拍攝資金僅僅八萬，嚴尚民找來艾威、袁
富華等稍有知名度的演員演出，其中有一幕艾威在倒
酒，突然畫面斜了，鏡頭的擺位明顯不夠仔細，鏡頭的
角度、剪接的部分都不太流暢。「受過科班訓練的話，
這些基本功應該打得不錯，但到頭來學生習作依然有這
些問題。」收音也經常出現問題，聲音收得不好、忽略
後期sound design的重要性，出來的聲音會很「拆」，
聲音的運用不夠細緻，但這些其實是很基本的拍攝要
求。

只當一門手藝
家明說，鮮浪潮雖然能鼓勵新人創作，但幫助並不顯
著，不能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浪潮時期般出現驚世駭

俗的電影。「上世紀六
十年代，電影是非常重
要的媒介，文藝青年都
看電影，如今有手機、
youtube、電視等各種媒
介，去戲院睇戲對很多
人來說已是過時的產
物，甚至連文藝青年也
少了，即使是文藝青年
也未必喜歡看電影。」
時代不同，需求也不一

樣。如今開設電影製作課程的專上學院愈來愈多，不少
人受過科班訓練，但能夠闖入電影圈的人反而少了，大
多選擇做工業社會裡的一顆螺絲。
「主要還是看學生的心態，肯來參加鮮浪潮已經很

好，他們不滿足於幫人做嫁衣裳，想自己創作一個作品
出來，這些人可能是學院裡的少數，其他人只當掌握一
門技能。阿媽不是成日話，阿仔你讀唔成書可以去學一
門手藝！」家明笑言像嚴尚民這些有想法的人其實很
少，「他觀察出一些心得，想去剖析那個現象，講出一
個很清楚的訊息。」《獨家報導》講艾威這些新聞從業
員的尊嚴的重要性，嚴尚民則嘗試拍一些連專業導演都
甚少拍的鏡頭，像電視台高層開會這場戲，以對話營造
劇力，鏡頭的調動很有力量，透過靜態的畫面給予觀眾
震撼力。「這是荷里活很擅長拍的畫面，但香港電影習
慣快習慣即食，很少拍這些，但這次竟然在一個低資源
的學生習作裡看到，雖然未必做得很成功，但勇氣可
嘉。」

大家各自修行
實際上，每年奪得鮮浪潮大獎的作品質素都不錯，如
賴恩慈的《1+1》、黃偉傑的《快門》、馬嘉裕的《子
非魚》等，均具創意，但家明也坦言，奪得鮮浪潮獎不
等於得到業界的青睞。「業界不會睬你的，除了杜琪峯
這些本身有心的人之外，業界不會因為一個人得了鮮浪
潮獎而請他過來做事，業界也沒有義務去做這些事。」
不得不說，杜琪峯在培育新人方面真的不遺餘力。幾年
前幾個拿了大獎的導演，被杜琪峯的銀河映像吸納，準
備為他們開一部戲，他們每人負責一部分。然而礙於他
們在劇本的醞釀階段琢磨了很久，最近才搞定劇本，準
備開拍。從得獎到正式投入製作，可謂耗時又耗力，因
而不少人也抗拒進入業界，自己開拓天地。
嚴尚民就是一個例子，他演藝學院畢業，矢志不入業
界，不「同流合污」。「有些人覺得那是大染缸，讓你
回內地拍片，做個場記、副導又如何？APA畢業生是否
一定要進入業界才叫成功？不是的，拍了一些爛戲，自
己也一邊拍一邊罵，然後還要繼續拍，這樣做人是否太
可憐？」家明說，入業界未必是件好事，尤其香港一來
整個電影工業很不全面，加上合拍片熱潮，很多人去內
地，變得更難搵食更難生存，委曲求全的人多不勝數。
「《獨家報導》給了我們一個教訓，如果每個專業都
必須找回各自專業裡的尊嚴的話，電影何嘗不是呢？一
個電影學生，回內地做一個很卑微很低的職位，然後拍
一些自己很不相信的東西，這樣會比較好嗎？這也是香
港讀電影的人面對的難關。入行，會否做自己很不喜歡
的東西？不入行，又有甚麼可能性？」家明輕嘆。
鮮浪潮尚未形成一股浪潮，大家還是各自修行，各走
各路。

「鮮浪潮2014－國際短片展」
鮮浪潮將於12月5日至19日期間舉行，屆時會放

映64齣短片，包括37齣本地學生組及公開組的競
賽作品，及21齣海外精選短片作品。詳情可瀏覽：
http://www.freshwave.hk/?a=group&id=home

鮮浪潮十年
幫助有幾大？
短片一向是專業電影製作的踏腳石，也是最易入門的方法。相

比以往入行無門的困境，如今不少院校開設影視製作相關課程，

又有鮮浪潮、ifva等比賽讓作品曝光，通向業界的大門打開了，

但能否持之以恆地有新作面世，則取決於參賽者

的視野與決心。以鮮浪潮為例，當初由杜琪峯發

起，至今已邁入第十年，每年不乏優秀短片作

品，但始終未能如鮮浪潮時期般具爆發力。

「本地創作者在選取題材與技術掌握上都未如理

想。」擔任鮮浪潮初選評審多年的資深影評人馮家明向

記者娓娓道來鮮浪潮的局限與種種問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嚴尚民嚴尚民《《獨家報導獨家報導》》

■嚴尚民《獨家報導》

■■鮮浪潮初審評委馮家明鮮浪潮初審評委馮家明。。


